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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anz Kafka’s short masterpiece “Auf der Galerie” is famous for its succinct and meticulous style. 
There are references to illustrate that it has connection with Georges Seurat’s painting “Le Cir-
que”. This painting, along with Kafka’s dreams in his diaries, could be seen a path to Kafka’s “Auf 
der Galerie” for readers. As the third piece of the collection Ein Landarzt: Kleine Erzählungen, Kaf-
ka’s “Auf der Galerie” also highlights his efforts to assault on the frontiers of life and 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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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卡夫卡的短篇小说《在剧院顶层楼座》以其简约凝练的风格著称。有迹象表明，它与乔治·修拉的画作

《马戏团》有着某种程度的渊源。修拉的这一画作与卡夫卡在日记中记录下的梦境，为读者指引了一条

通往《在剧院顶层楼座》的道路。作为《乡村医生：短故事集》中的第三篇作品，《在剧院顶层楼座》

凸显了卡夫卡向生活与艺术的边界发起冲击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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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卡夫卡的短篇小说 Auf der Galerie，这一标题首次出现在第一本八开本笔记本中，因此实际创作的时

间是在 1917 年 2 月。卡夫卡生前只将其发表过一次，即在 1919 年出版的《乡村医生：短故事集》(Ein 
Landarzt: Kleine Erzählungen)中，尽管它于 1921 年 4 月 3 日出现在《布拉格新闻》(Prager Presse)上，但

卡夫卡本人并不知情[1] (p. 21)。 
关于这一作品的标题，英译文统一译作“Up in the Gallery”[2] (p. 144)，而中译文有两种译法，一种

译为《在剧院顶层楼座》[3] (p. 138)，另一种则译为《在画廊上》[4] (p. 139)。这篇作品的标题之所以有

不同的中文译法，在于不同的译者对德文 Galerie 一词做出了相异的辨析。在德语中，Galerie 既可以表示

“剧院”里供观众欣赏表演时使用的座位或包厢，又可以表示展览画作及艺术品的“画廊”。值得玩味

的是，卡夫卡似乎是同时在两种意义上使用 Galerie 一词的。而中译本全集的编者叶廷芳先生，在《卡夫

卡全集(插图本)》第 1 卷的插图页中就收录了法国画家乔治·修拉(Georges Seurat, 1859~1891)的一幅未完

成画作《马戏团》(Le Cirque) [3]。 

2. 一幅关于“剧院”的画作 

乔治·修拉的《马戏团》创作于 1890 至 1891 年间，并于 1891 年 3 月首次在“独立者沙龙”(Salon des 
Indépendants)展出。修拉在展览开始的几天之后就病逝了，这幅画也在展览结束后归还给了修拉的母亲，

她将其挂在修拉去世时位于马真塔大道的房间里。 
这幅画描绘的是梅德拉诺马戏团的一场演出，画中一个女骑手站立在没有马鞍的马背上。这幅画分

为两个空间，马戏场舞台占据着右下角，以曲线和螺旋线为特征，形成一种运动感；坐在成排长椅上的

观众位于画作的左上方，观众的分布展现了社会阶层的差异，坐在靠近前排且穿着得体的是社会的上层

阶级，站在最后排顶层且着装随意的是社会的下层阶级。 
修拉在这一画作中运用了由他与保罗·西涅克(Paul Signac)首创的“点彩式”技巧，一种由细小彩点

的堆砌从而创造出整体形象的油绘方法。观画者对这幅油画作近距离审视时，看到的细节是斑驳陆离的

色点，画中那匹没有马鞍的马因此显得“摇摇晃晃”，那位马背上的女骑手则同样给人一种“羸弱且患

病”的印象；只有与该画作保持适度的距离，观画者才能获得一个整体的印象，而这种整体画面感令观

画者一反此前局部细节的不真实，整个画面在远观中显得栩栩如生，真实优美。不同的审美距离带来审

美效果上的巨大反差，观画者由此陷入亦真亦幻的氛围之中。 
值得注意的是，通常外置于画作的画框，是一种保护和陈列画作，并增强其表现力的镶嵌装置。但

修拉却直接在油布上画下了这个边框，用蓝色彩点化成的边框，由此成为了画作的一部分。这一技巧，

不但延长了观画的审美时间，强化了“间离”的效果，同时还引导观画者注意位于画作最下方中间位置

的小丑。在现实的舞台表演中，这位小丑充其量只是剧场“勤务员”般不起眼的角色，他本不应出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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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院观众的视野里。但在观画者眼中，小丑的角色却变得至关重要：他正在拉紧帷幕。1 观画者在帷幕即

将落下的空当得以“窥见”剧院的场景。这位小丑类似于小说艺术中的叙述者，他极力地隐藏自己，却

不可避免地将自己暴露出来，实际上也将画外的观画者暴露给画中的观众。修拉为画作添上的蓝色点彩

边框，由此成为了一个舞台的台口，原本作为看客的我们，反倒成为了画内观众的观看对象，我们“不

知不觉地”在修拉为我们设置的舞台上表演着，这场表演因为幕布未能彻底拉紧而永远不会终结。 
热爱绘画艺术的卡夫卡，的确曾两度前往巴黎度假，也曾和马克斯·布罗德一同观赏过卢浮宫的画

作[5] (p. 457)。据此，叶廷芳先生一度认为：“卡夫卡曾在卢浮宫看到修拉的《马戏团》，后成为《在剧

院顶层楼座》的背景。”[6] (p. 121)巴西学者卡罗内则更为笃定地认为，卡夫卡作品中对女骑手的描述“就

像乔治·修拉的《马戏团》中的女骑手一样，在卡夫卡仅有的两次巴黎之旅中，他必定在卢浮宫看到过

这一画作”[7] (p. 201)。但不无遗憾的是，卡夫卡是否看到过这一画作仍然值得怀疑。因为没有任何直接

的证据能够表明，这幅画作曾给卡夫卡留下过深刻的印象。无论是在他已经出版的旅游日记，或是在他

的书信中，均未发现关于这一画作的明确记录。而从巴黎奥赛美术馆(Musée d’Orsay)对《马戏团》的收

藏及展览历史的整理材料来看，卡夫卡两次到访巴黎期间，该画作由保罗·西涅克作私人收藏，而并未

陈列在卢浮宫博物馆内。[8]2 叶廷芳先生此后似乎意识到了这一点，在新版中译本《卡夫卡全集(插图本)》
中，插图《马戏团》的文字说明则修改为：“卡夫卡曾于 1910 年和 1911 年两度去巴黎度假，每次一周

左右。上图是当时卢浮宫里的马戏表演，后成为他的短篇小说《在楼座上》的原型。”[3]但这种说法显

然与事实不符，因为作为博物馆，卢浮宫根本不曾举办过马戏表演。 
以上种种论断显然缺乏可靠的证据支撑，但我们同样缺乏将二者间艺术联系的因素排除在外的证据。

因为卡夫卡有可能在诸如《艺术家：马戏团、杂技舞台、大型乐队、歌舞团的中心机关报》(Der Artist: 
Central-Organ der Circus, Variété-Bühnen, reisenden Kapellen und Ensembles)和《舞台》(Proscenium)之类的

杂志中看到过这幅画[9] (p. 632)，与之相关的记录也极有可能随那些“付之一炬”的手稿一同消散在了历

史的长河中。 
退一步讲，即便最终证实两者间并不存在一种历史联系，读者依然可以借助这幅画，作为进入卡夫

卡文本的入口。因为在面对难以切近的卡夫卡时，读者只需借助一个沟通着迷宫内外的缺口，由此进入

并细致察看文本的内部纹理，而修拉的《马戏团》已然为读者提供了这样一种可能性，诚如艺术史学家

海因茨·拉登多夫所言：“修拉的《马戏团》看起来就像是卡夫卡的短篇《在剧院顶层楼座》中那两个

长长的句子……而卡夫卡的叙述几乎可以用来描述修拉的画作”，二者融合了“谎言和痛苦，美丽与炫

目的情节，一种无法消解且无处不在的折磨，象征着生存的悲苦”[10] (p. 304)。至于究竟能否落实两者

间实在的联系，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修拉通过画作《马戏团》透露出的艺术观念，与卡夫卡在日记中记录的梦境不乏契合之处。卡夫卡

写道：“有一幕，布景是那样大，其他什么也看不见，没有舞台，没有观众厅，没有黑暗，没有舞台前

沿的脚灯灯光；更多的是所有的观众一大群一大群地出现在场景里……至于什么地方可能展示全部的舞

台布景是没有意义的，因为现在这个布景已经在如此完美的状况中出现在那里了，也许因为没有看到这

个布景的某个部分而惋惜流泪，正如我意识到的，这个布景是这整个大地上至今从未见过的最美的舞台

布景。照明是由阴暗的秋天的云来调节的，受到遮挡的太阳的光线分散在广场东南角这一扇或那一扇玻

 

 

1 值得一提的是，根据帷幕的曲线与人物手指的运动方向，结合现实生活中“拉窗帘”这一动作的经验，如果修拉没有出错的话，

他所画的这位小丑应该是正在“拉紧帷幕”，而非“拉开帷幕”。 
21900 年，该画由保罗•西涅克收藏；1920 年，该画在“威尼斯双年展”(Biennale di Venezia)上展出；1924 年，该画转由约翰•奎因

(John Quinn)收藏；1927 年，约翰•奎因将该画捐赠给巴黎卢浮宫收藏；1929~1939 年，该画收藏于巴黎卢森堡博物馆；1939~1947
年，该画收藏于巴黎国家现代艺术博物馆；1947~1977 年，该画收藏于巴黎国家网球场现代美术馆；自 1977 年至今，修拉的画作

《马戏团》由巴黎奥赛美术馆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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璃窗里闪烁。因为所有的一切都是以自然的大小，而不是在最微小的地方去显露的情况下制作的，这就

造成了一种逼真的印象。”[5] (p. 111~112)在修拉看来，现实主义艺术竭力营造的真实，实际上就在我们

的日常生活中，无论多么细致入微地描摹都无法抵达真实。而卡夫卡则更为直接地表达了消弥艺术与生

活边界的意图，他在梦境中构建的那个广阔得连整个剧院都无法容纳的舞台，则可视作对修拉这一画作

的注解。 
作为一位绘画艺术的爱好者与实践者，卡夫卡对这位与他同时代的法国新印象派大师不可能一无所

知。在卡夫卡看来，他笔下的那些素描“不是绘画，只不过是一种私人的符号”。[11] (p. 35)绘画并不是

卡夫卡的目的，他只将其作为一种最为直接的观察方式，这种方式最终将被融入他的写作之中。从这个

意义上说，绘画艺术与卡夫卡的写作有着密切的联系。借助绘画艺术，我们得以切近这位名为卡夫卡的

艺术家，而他精心构建的那个具有梦幻色彩的文学空间，也因此显得更为直观。 

3. 梦见“在剧院顶层楼座” 

卡夫卡对艺术的热情不仅表现为在画廊里的游荡，他还时常出现在剧院的观众席。在卡夫卡的日记

里，我们能够找到大量关于剧院的详尽的“报告”，甚至在睡梦中，卡夫卡依然梦见自己待在剧院。 
在 1911 年 11 月 9 日的日记中，卡夫卡提到两天前做的一个梦，他梦见自己在“大声喧哗的剧院”

里游荡，“一会儿在上面的顶层楼座，一会儿在舞台上”。在这个梦中有一位“几个月前喜欢上的”姑

娘，“她也在这里表演，当她可怕地紧依在一个椅背上的时候，她柔软的身体紧绷着。我从顶层楼座向

这位女扮男装的姑娘示意。”[5] (p. 111) 
不久之后的 11 月 19 日，卡夫卡再次梦见自己身处“剧院”，这次他所处的位置不再飘忽不定，但

无疑令人感到奇特且费解：“我坐在完全靠前的长凳上，我以为是第一条长凳，可是最后才发现，那是

第二条长凳。长凳的靠背却与舞台相背，这样，看观众大厅倒是方便，可是看舞台就只能转过身去了。”

[5] (p. 119)卡夫卡所描述的位置显然是介于观众席与舞台之间，并且面朝观众，背向舞台。在这样一个梦

境中，他首要的任务似乎不是观看演出，而是观察观众。 
在对观众大厅进行一番观察之后，卡夫卡转身望向舞台。现代舞台表演的受众已经接受这样一种剧

场理论：在舞台表演中存在着一面无形的墙，即“第四面墙”将演员和观众隔开。它对于观众而言是透

明的，而对于演员来说则是不透明的。“第四面墙”的设定，是现代现实主义舞台表演的既定惯例。舞

台力求真实，使观众忘记自己是在欣赏表演，而更像是在观看一件正在发生的事件；演员的表演则被封

闭在墙内，他们以角色的身份生活在舞台上，潜心于角色的塑造和体现，显现出现实生活的全貌而不必

理睬观众的反应，演员在表演时彻底融入到角色当中。从卡夫卡的梦境中，我们能够看到这位默默无闻

的艺术家对“第四面墙”发起的进攻。 
随着演出开始，“坐在第一排长椅上的许多人都离开了座位”，舞台上的表演者虽然来自“第一排

观众行列”，因为他们是从“舞台的后面”来到舞台上的，这种身份的转变被刻意地掩盖了。生活与表

演被人为地分离了，在真实与艺术之间存在着一道鸿沟。通过这种观察，卡夫卡看到对这出戏“不再有

信心”。在梦中，卡夫卡立即对这种难以令人满意的情况进行了补救，那面将演员与观众隔绝开来的“第

四面墙”被打破，艺术与生活之间的鸿沟出现了弥合的迹象：那位男演员在同那位名叫哈克尔伯格的女

演员打招呼时误用了她的真名；在演出的过程中，他所认识的一位名叫弗兰克尔的姑娘从观众席走上舞

台，“她正从我的位子旁边跨越椅背，她的后背完全裸露，皮肤很不清洁，右胯上部甚至出现被抓破的

血痕，有门把手那么大小。但后来，当她转向舞台以纯洁的面孔出现的时候，她演得非常好。”[5] (p. 121)
她不是从舞台后面出来的，而是跨过了卡夫卡旁边的椅背，从观众席走到舞台上参与表演的。对于这样

一种直接冲击舞台与观众之间的屏障的效果，卡夫卡一反此前失望的态度，他感觉到“演得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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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此前的景象只是给舞台与观众席之间的屏障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冲击，那么接下来的情景则表

明，这一屏障即将瓦解，整个舞台呈现出一种朝观众席推进，直至整个剧院都成为了表演舞台的趋势：

“这时，一位唱着歌的骑士骑着马从远处急驶而来，一架钢琴模仿着马蹄的声音，人们听到越来越近的

狂热的歌唱。最后，我也看到了这位唱歌的人，他为了给这歌声造成一种自然的匆匆而近的感觉，从上

面沿着顶层楼座跑向舞台。”[5] (p. 121) 
然而，这种呼之欲出的趋势只能短暂地存活，即使在梦幻的氛围之中，它立刻被理性的压抑机制所

察觉，在现实的不可能性面前，幻想的无力感即刻显现出来：“他还没有到达舞台，也还没有将歌唱完，

他在匆促的速度和喊叫的歌声里却已达到了最大的限度，钢琴也无法更为清晰地模仿出撞击在石头上的

马蹄声来了。因此这两者都停止了，歌唱者平静地唱着走来，他只是将自己装扮得那么矮小，唯有他的

脑袋露出顶层楼座的护栏，让人们不那么清楚地看着他。”[5] (p. 121) 
卡夫卡的日记充满了文学的色彩，其丰富的文学性已超出了日记的纪实性本身，因此可以将其视为

一部特殊的卡夫卡式的作品。反之，他的日记无疑也成为了进入复杂且令人困惑的卡夫卡及其文学空间

的重要路标。卡夫卡 1911 年的这两则“梦见剧院”的日记无疑是为数年之后《在剧院顶层楼座》的到来

进行的一场排练或预演。 

4. “在剧院顶层楼座”做梦 

《在剧院顶层楼座》3 的篇幅不长，只有简单的两段。然而作品的索求不断地向读者发出召唤，要求

读者察看这个文本的纹理。它所包含的内容是复杂的，“那两个长长的、完美无瑕的句子”[9] (p. 153~154)
描绘的是两幅截然不同的画面。 

在第一个句子中，卡夫卡用的是第二虚拟式，表明一种假设，一种想象，一个白日梦；而第二个句

子采用的直陈式表明，那位“坐在顶层楼座里的年轻观众”从第一个梦境中醒了过来，他面对“实际的

情况”哭了。然而，演员的退场并未将那位年轻的观众拯救出来，他仍然“沉浸在”退场进行曲中没有

醒来，犹如沉溺于“一场沉重的梦”，叙述者看到这位观众哭了，但他自己却“不知不觉”，他眼前的

“实际情况”毋宁说是他的第二个梦境。卡夫卡的《在剧院顶层楼座》由此可以视作是对两个梦境的描

述，结合笔者此前对日记中的两个梦境的分析，二者间的关系则可以表述为，《在剧院顶层楼座》是对

两则日记在意象和结构上的高度浓缩。 
在第一个梦境中，某个羸弱且患肺病的马戏团女骑手和一匹“摇摇晃晃”4 的马出现在“不知足的”

观众面前，她骑着马被“冷酷无情”的老板挥鞭驱赶着。卡夫卡在此处展示了静止与运动的悖论。女骑

手“时而向观众飞吻，时而扭动着腰肢”，相对于那匹奔跑着的马而言，在马背上不断运动的她始终未

能从马背上下来，她没能反抗无情的老板，也就无法找到“出路”；而一登台就显得“摇摇晃晃”的那

匹马，只能在老板的鞭子下“绕场奔跑”，不断运动着的马实际上未能向前推进一步，它始终停留在马

戏场的舞台上，同那位女骑手一样，尽管“犹豫不决”，却没有出路。正如卡夫卡自己所言：“有一个

目的地，但没有路。我们称之为路的，是犹豫不决。”[12] (p. 23)卡夫卡作品中的第一个梦境正是这种绝

望的生活状态的反映。甚至观众“去而复返”的掌声也像“汽锤的冲击”，不断地重复运动，却始终没

能带来光明的前景，一种“灰暗的未来”在不断延续，这场表演似乎在乐队和通风机“不停顿”的咆哮

声中将一直进行下去，一种既运动又静止的状态呈现出来。那位年轻观众一连串梦幻般的动作则将这种

悖论的氛围增强到极致：他“穿过”层层座位，“奔下”长长的阶梯，“冲进”马戏场。一系列的拯救

动作在这位年轻观众的梦境中完成，他的介入为这个无形封闭着的空间打开了一个缺口，也提供了一条

 

 

3本文中小说内容的引用均来自洪天富翻译的卡夫卡的《在剧院顶层楼座》，见参考文献[3] (pp. 138~139)，因篇幅不长，为免繁琐，

不再另注。 
4德语 schwankendem 一词又有“犹豫不决”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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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路”。然而，这一次拯救并未彻底完成，他的喊声——“停下！”——在试图拯救这位女骑手的同

时，也破坏了梦的生成机制，一切都停止了，一切也随之消失。这位年轻观众从原本无穷无尽的梦中“醒

来”，而他自己仍身处“剧院顶层楼座”，拯救行动最终因梦的破碎而宣告失败。 
在第一个梦境中，从马戏场外部的介入无法为女骑手找到“出路”。紧接着，这位年轻观众对第一

个梦境进行了“改写”，在第二个梦境中，他试图从马戏场内部寻求突破。 
原先那位“羸弱且患肺病”的女骑手，变成了一位“皮肤白里透红”的漂亮女士；而那位“冷酷无

情”的老板，则变成了一位“满怀深情”的剧院经理。第一个梦境中的压迫景象成为拯救行动的最主要

动因，而在第二个梦境中，这种拯救女骑手的必要性消失了，那位年轻观众在马戏场上找不到任何可以

为之反抗的理由。相反地，在“实际情况”中需要拯救的，恰恰是那位“满怀深情”的剧院经理，理论

上施加压迫的主体如今变成了遭受压迫的对象，施加压迫的主体变成了台下“不知足的观众”。一个马

戏团为了维持生存，需要管理阶层别出心裁地迎合那些“不知足的观众”，“剧院经理”与“老板”也

由此遭受着无形的压迫。在个体面前，压迫与被压迫者的角色表面上是清晰的，而对这种角色转换的追

溯则无一例外地回归到了集体之中，这位试图采取拯救行动的年轻观众亦是这个集体中的一员。 
剧院经理在女骑手面前表现出动物般的忠诚。他“满怀深情地牵着马朝她迎了上来”，“小心翼翼

地把她扶上灰斑白马”，“用敏锐的目光注视着女骑手的一腾一跃”，“试图用英语大声提醒她要当心”，

“把这个小姑娘从颤抖着的马背上抱下来，亲吻她的双颊”，“搀扶着”她。剧院经理的举止在下属们

面前显得如此卑微。作为马戏团的剧院经理，他本应将上述这些繁琐的事物交由勤务员来完成，然而“骄

傲的穿着号衣的勤务员”在拉开帷幕后只是袖手旁观；在乐队面前，他“高举双手，像巫师乞神那样，

乞求”他们停止演奏。不仅如此，在无形的压迫下，剧院经理甚至变成了动物，从而为观众和读者上演

了一出“变形记”。在这个梦境中，剧院经理从最初“下不了扬鞭策马的决心”，到最后他“总算战胜

了自己”，随着“叭”地一声鞭响，如同给自己发出了“变形”的信号，他将自己彻底异化成了那匹“摇

摇晃晃”的马，“他张大着嘴，和马并排地跑着”。剧院经理在第二个梦境中的责任，是女骑手的幸福

和观众对表演恰如其分的赞赏。他的“变形”既是遭受到外界压迫的被异化，同时也是主动迎合的自我

异化，他的这一举动可被视作对生活的两极进行弥合的尝试。然而，生活向他展示的却是弥合的失败，

他的使命只达成了一半，女骑手沉浸在她的幸福之中，而“观众的喝彩并不怎么热烈”。由此，他只好

在生活的轨道上不断地滑行。 
从第一个梦境到第二个梦境的转换，卡夫卡意在言明：拯救的不可能。在第一个梦境中，老板从观

众“去而复返的掌声”中获得了拯救，这种拯救以牺牲女骑手的幸福为代价，而顶层楼座那位年轻观众

为了拯救女骑手的幸福，衍生出了第二个梦境。在第二个梦境中，女骑手虽然收获了幸福，却导致了剧

院经理的自我异化，他在“并不怎么热烈”的喝彩声中无法完成自己的责任。倘若顶层楼座的年轻观众

试图拯救第二个梦境中的那位剧院经理，他需要再一次对梦境进行改写。然而，其结果是显而易见的，

无论这位年轻的观众对自己的梦境进行多少次改写，一个又一个亟待拯救的对象将不断地出现，一场又

一场“沉重的梦”将不断上演。他将始终沉浸在“退场进行曲”中，无法从自己的梦境中抽身出来，一

旦他从梦中彻底醒来，拯救将是无法完成的。《在剧院顶层楼座》中的那位年轻观众所遭遇到的情形，

令笔者联想到卡夫卡笔下那位“乡村医生”最后的忠告：“一旦响应了夜铃的虚假召唤——事情就永远

没法弄好。”[2] (p. 143)他同乡村医生一样遭遇到了失败的窘境，由此成为一个亟待从“沉重的梦”中被

拯救出来的人，一个在自己的梦境中“到处流浪”的可怜人。 

5. 结语 

借助修拉的绘画，我们从卡夫卡的梦境穿行到他的作品。卡夫卡的《在剧院顶层楼座》在我们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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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现为两幅画面，而闭上眼睛的图像反倒比睁眼所见的画面更具真实性，卡夫卡惊人的洞察力在这篇作

品中可见一斑。卡夫卡创作的过程如同奥德修斯的妻子佩涅洛佩的纺织过程，两者均依赖于手的不断运

动，缕缕纺线得以在机杼上来回缠绕，行行文字得以在纸上倾泻而出。卡夫卡从容不迫地叠加种种轻盈

且通透的叙述，重拾了这种古老的技艺。二者的不同之处在于，佩涅洛佩屡次在寿衣即将成形时将其拆

毁，而卡夫卡则依靠自己的技艺让一篇又一篇作品从自己笔下出生。《在剧院顶层楼座》也与另外的 13
个短篇一道——以一个共同的名字“乡村医生”——由库尔特·沃尔夫出版社出版。卡夫卡曾给出版社

写过一封信，信中列出了一份由他本人精心设计的目录[13] (pp. 158~159)，这意味着这本小说集的结构原

则“更为统一和深思熟虑……每一篇都是经由一个独特的主题相互联系起来的”[14] (p. 335)。而作为第

三篇作品，《在剧院顶层楼座》无疑承担着某种“责任”，它是卡夫卡向生活与艺术、真实与虚幻的边

界发起冲击的一次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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